
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换言之，

就是要回答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而又必须回

答的问题。无可回避的原因在于，它

关涉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批评以

及阅读等方方面面，如果没有基本

的价值尺度，就会陷入盲目；同时答

案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

“好”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超

历史的、普遍化的。确认什么是好的

儿童文学固然重要，但了解它为何

被视为好的同样重要，亦如后现代

思想家所主张的，我们应该关心的

“不是关于真理的绝对客观标准，而

是真理建立在什么样的信念和愿望

之上”。笔者对“什么是好的童年书

写”这一问题的思考，正是基于这样

的思想之上。

首先，好的儿童文学，必定也是

好的文学，人们对于好文学的期望，

也适用于儿童文学。好文学的标准

集中体现于文学经典，它们是卡尔

维诺所说的“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

样带来发现的书，是即使我们初读

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是柯尔摩德

所说的具有“一种对于适应的开放，

而让它们在无穷尽的各种配置之下

常保鲜活”的文本，能不断被读者以

新的方式阅读并获取新的意义。好

的文学都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

然而，加上限定语“儿童”，就进一步明确了

它的目标读者，对于好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就不

得不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儿童性”。甚

至可以说，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

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区别就

在于“儿童性”。虽然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但当且

仅当文学同时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表现，

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文学，是否

“适合”儿童也就成为评判的首要准则和标尺。

怎样才算“适合”，或者说应该适合怎样的“儿童

性”呢？这主要取决于成人的儿童观，认为儿童

是怎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其中包括儿童喜欢读、

能够读且应该读的作品是怎样的。那么，是否越

能凸显儿童性或者尽可能反映儿童与成人之差

异性的文学就是好的儿童文学？

儿童与成人之间具有差异，这毋庸置疑，古

人对此也早有认知，问题在于二者间的差异是

程度上的，还是种类或性质上的？本来，“不同年

龄的人，只有年幼与年长、年老的区分，他们是

小的人、大的人或老的人，他们也因此可能有体

能上的以及智能、经验上的差异，但是近现代以

来有关儿童期的概念，将小孩子与成年人区分

为不同种类的人。”（陈映芳）将程度上的差异变

为种类上或性质上的差异，这才是古今儿童观

最根本的区别。在现代性话语中，无论“儿童性”

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

二者的“异质性”构成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前

提。自晚清、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者们就致力

于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使童年越来越远离成

年。儿童与成人的高度分离是现代性的重要形

式，借助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

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不

管是儿童与成人的异质性导致了二者的分离，

还是分离造就了二者的异质性，中国现代儿童

文学都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

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有针对儿童的“适合”

标准，而这些标准也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对儿童

的现代发现（或者发明），意味着对独立完整的

“儿童世界”的发现、尊重与保护，要求把儿童当

作“儿童”看待，而不是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预

备。在顺应并满足儿童独特需要的同时，也主张

通过某些限制来保护儿童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安

全，清除儿童不应该了解的东西。儿童文学恰好

可以作为对“儿童世界”进行建构、审查和保护

的适宜方式。

可是当现代性所标榜的二元对立逐渐制度

化，便会走入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建立在强调

差异性基础上的儿童文学，既是对儿童世界的

保护，也意味着对成人世界的排除，可是当战

争、食品安全、婚姻、环境污染等成人世界的社

会问题弥漫时，愿景中适宜儿童“逍遥的花园”

是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幻影？以这样

的对立来想象儿童及其童年，还可能在作品中

将儿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

人的差异性，从而拒斥共性与互融。无论是以成

人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还是丑

化成人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好，最终塑造

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都会大大削弱儿童

文学的艺术魅力，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以

及同质化。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将这种差异推向极端，

则可能制造出成人/儿童两个界限分明的阅读

世界。为了凸显与成人文学的所谓本质差异，儿

童文学会对某些内容保持缄默或隐瞒，同时又

将成人的价值观念隐藏其中，这会造成“有一套

相当具体的典型步骤的讲故事风格，一种足够

显著的、一直被用在足够多的为儿童所写的文

本中的风格，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差

异”；“即使在成年人确实为儿童创作了体现程

度差异的文学时，比如说，迎合他们据称的较短

的注意时限或理解复杂性的较差能力的文学，

程度上的差异很快就变成了种类上的差异”（佩

里·诺德曼）。这不但使儿童文学成为极具特殊

性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内部也进一步分化出

各年龄段的文学，这就意味着在孩子的阅读中

设立起越来越多的隔断，每个年龄甚至每个月

龄的孩子都将有自己的书单。更加有年龄的针

对性，也就更加有年龄的限定性。

每一种文学所建构的目标读者

也将成为不同种类的，这势必会加

剧不同年龄儿童的差异，从而使各

个年龄段之间的过渡成为问题，由

此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

接”、“桥梁”式的阅读。悖论是，逐渐

分层细化的儿童文学在强调尊重差

异的同时，却可能使孩子们变得越

来越相同，或者说越来越“同质化”，

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同样的内

容，而且会重复更年长儿童的阅读

轨迹。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儿童文学

的特殊性被过度强调，它通过从内

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

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

外，就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惟

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

童才阅读”的文学——前者表明儿

童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

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

无法吸引成人。可想而知，当7000

字的《丑小鸭》被删改为二三百字的

“故事梗概”收进小学语文教材，当

几千字的《三只小猪》被删改得不足

百字并配上卡通图画讲给幼儿，儿

童的阅读会是怎样的贫乏？此类儿

童文学的“弱智化”和经典儿童文学

的“非经典化”现象，难道与过度强

调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幼稚、非理性、脆弱、无知

等“本质特点”无关吗？这样的文学迟早会被儿

童抛弃。

这也是现代儿童文学最大的隐忧之一。有

关儿童文学的话语总是以它如何不同于成人文

学为前提，儿童文学在不断建构和维护一个有

差异、有界限的合法化身份时，经常是通过与成

人文学相比较来作为立论的基础。也就是说，儿

童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依赖于它所隐含的他

者——成人文学来确立。但成人文学却从不依

赖儿童文学来界定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

文学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它越是强调自身

的差异性，就越是无法摆脱对成人文学的依赖

关系。

儿童文学只有超越儿童/成人之间简单的

二元对立，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大

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

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大美、大爱、大智慧，

也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

轩）。这是一种必要的可能。我们不妨沿着这一

路径继续探寻何谓“好的童年书写”。首先，儿童

文学与女性文学、黑人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其

他类型的文学皆不同，“所有被归属为儿童文学

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

是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鸿沟”。（佩里·诺德

曼）这是儿童文学特有的成人创作者—儿童阅

读者的双向分离。由此，儿童文学这一“浅语的

艺术”背后，一定隐含着更多更深层的东西，它

即使表现儿童的天真无知，也需要具备超越天

真无知的知识才能发现和欣赏这种天真。这使

得看起来简单的文本暗含了一种未说出的、更

为复杂的集合，相当于一个隐藏的第二文本，即

“影子文本”（佩里·诺德曼）。意识到这一点，我

们就可以期待一种“好的”隐藏，或者期待“隐

藏”得更好。前者指文本的主题和内容（隐含的

成人愿望），后者指文本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艺术时说：“一个成人不

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

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

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

吗？”成人不可能完全复归儿童的状态，他在文

学中无法完全撇清自己，但他可以在“更高的

阶梯”再现童真。还原为儿童不但不可能，而且

也没必要：“大人对于儿童应做的事，并不是去

完全变成儿童，却在于生出在儿童的世界与大

人的世界的那边的‘第三之世界’”（柳泽健）。

周作人也曾指出：“安徒生因了他异常的天性，

能够复造出儿童的世界，但也只是很少数，他

的多数作品大抵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这可以

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合

成人与儿童的世界。”这类作品显然并非纯粹

的“儿童的世界”的复现，但周作人坚信“文学

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从这

个意义上讲，“第三的世界”之于儿童文学就不

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理想的境地。可见，

“影子文本”、“更高的阶梯”和“第三的世界”具

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隐含了超越儿童/成人

二元对立、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的“好的童年

书写”的可能性。

我们不得不对“好的童年书写”做一个基

本的限定，因为“任何一种针对某个特殊读者

群体的文学都必然是一种受限制的文学。如果

它的限制得不到定义的话，写给儿童的文学将

基本上仍是一个不被批评所知的、令人困惑的

领域”（巴托）。当然这不代表惟一合理的限定。

把无限多样的儿童文学嵌到一个具象化的“好

的”模型框架里，那是一种灾难。或许我们还应

关注的是：“谁”在评价？对“谁”而言是好的？某

种价值标准可能只是代表了某个时代和社会

群体的一种美学趣味、伦理模式和权力意志。

把儿童文学纳入到既定的意义系统，强加一种

秩序，会让儿童文学变得可控。可我们无法以

一种价值标准评判来自不同意义系统的东西，

所以对任何建立价值体系的企图都应保持充分

的警觉。对何谓“好的童年书写”的讨论远没有

终结。这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过程，我们应该永

远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一种怀疑的精神、一种

开放的思维方式，“好的儿童文学”才有无限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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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这是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

要面对解决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及实践命题。“价值判断”的模糊性及争议性大概

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少儿文学创作、出版、传播领域遭遇的最大艺术难题。呼唤重

新建立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因此，本期“新时代

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栏目特针对此焦点展开专题讨论。在此呈现的两篇文章从

两个不同角度理解并呼应这一问题。杜传坤一文侧重于观念层面的探寻与突破，

澄清价值判断一直以来我们可能被陷入的误区以及带来的种种问题；李学斌一

文则基于开阔的童年文化视阈，贴近儿童文学史及细密的文本内部，清理出优秀

儿童文学作品的六个维度。

——李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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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六个维度
——谈谈“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童年书写”

□李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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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子类，儿童文学以童年书写、童年

表达为天职。童年是儿童文学的逻辑起点和现

实基础，儿童则是儿童文学的审美核心与接受

对象。由于与童年、儿童之间多元复合的内在

关联，儿童文学不仅在题材、题旨、故事等内容

层面具有某种特殊性，而且其文体、结构、语言

等形式层面也富含特异性。具体到优秀儿童文

学作品的艺术特质，笔者以为，应主要体现在以

下6个方面：

文体形式层面：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体现着童年文化的广度

童年不仅是自然存在，更是社会存在；不仅

是生命现象，也是文化现实与文化想象。一方

面，作为人类生命的初始阶段，童年的自然性决

定了童年书写一定程度就是“人之初”身体景观

的时间性呈现；另一方面，作为人生的奠基时

期，童年渐行渐深的社会性同样决定了童年书

写不仅是童年文化的空间性表达，而且也是社

会生活的儿童化折射。换句话说，童年首先作

为一种生命现象存在并绵延在人类文明进程

中，其次才是以独特的文化形式呈现其特征，

体现其意义。童年的自然性孕育了儿童文学

丰富、鲜活的生命质感；童年的社会性又表征

着儿童文学深厚、宽广的文化意涵。与此同

时，生长性则使童年在生命的延长线和文化的

结合部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正因如此，童

年成为人类文明的思想、艺术资源。它不仅以

独特视角、鲜活质感折射着现实人生的长度，同

时也以新异的形式、丰富的语言体现着童年文

化的广度。

比如，优秀的儿歌、儿童诗以韵律和节奏呼

应着幼儿与生俱来的节奏感和生命律动；优秀

童话以想象对应着儿童“自我中心”、“任意逻

辑”的游戏性审美心理；优秀儿童故事以贴近生

活的情节呈现孩子们的生活体验；而优秀儿童

小说则将童年生命的丰盈经由故事呈现得深入

而饱满……所有这些文体表达都是基于对童年

文化不同意涵、意味的把握，是童年文化独特的

审美呈现。

题材内容层面：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反映着童年生活的宽度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能够全面深刻地

反映不同文化背景、地域环境和社会现实中的

童年境遇，其文本题材内容的丰富、鲜活、新异、

独特很大程度体现着童年生活的宽度。这种宽

度既是童年文化时间纵轴上的渐近性、承继性，

也是童年生活空间横轴上的弥散性、绵延性。

其中，童年文化时间意义上诉诸儿童文学，其所

体示、反思、建构的是“童年生命形态自我追寻、

自我确认、自我超越”的审美图景。其表现形式

具体分为历史童年、现实童年和未来童年三种

样态。其中，历史童年可理解为“理应珍惜的过

去”；现实童年可理解为“自在、自为的现在”；未

来童年则可理解为“倾力追索的将来”。如《吉

祥时光》中，张之路以上世纪50年代生活为原

型，呈现出历史童年的真实面貌；《一百个孩子

的中国梦》里，董宏猷立足现实童年生态的文学

书写，呼应着当下童年的各种境遇；《大熊的女

儿》中，麦子依托幻想展开的虚拟叙事则寄寓着

对美好亲情的珍视与追寻……上述儿童文学作

品从不同时间维度呈现出童年的现场感、纵深

性，从而规避了那种将童年和社会生活相剥离

的平面化倾向。

与童年文化的时间性不同，童年生活的空

间特质诉诸儿童文学，则呈现、反思并建构了

“童年形态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关系”。如马克·

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借主人公天真活

泼、率性磊落的生命形态映衬了19世纪上半叶

美国上流社会虚伪庸俗、冷酷自私的灰暗现实；

金斯莱在童话《水孩子》里，通过孤儿汤姆的不

幸遭遇，映射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信仰与

时代精神异体同构的社会状况；盖达尔在《铁木

尔和他的队伍》中，以铁木尔和伙伴们支援前线

红军的行动，呈现了战争年代童年与成年的复

杂关联……这都是童年空间内涵之于儿童文学

的典型表达。考虑到儿童文学中童年空间存在

的具体性，其审美形态基本呈示出乡土童年、城

市童年、边缘童年三种不同样貌。

上述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立足民族、时

代、环境等要素而展开的全方位、整体性童年书

写，不仅反映了童年生活的宽度，更让童年及其

文化成为儿童文学丰饶的精神资源。

题旨蕴含层面：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呈现着童年品性的向度

作为有特殊心性、独特价值观和生命感觉

的人群，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的“外

生命”在儿童文学中，常常是以“儿童化”、“生活

流”的形式表现其日常活动、生命情态，而儿童

的“内生命”则以情感记忆、生活体验、心灵愿景

等“动态性”内涵表现其成长困惑、自我探索、心

灵颖悟。这一点，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旨蕴

含层面体现得尤为显著。比如，英国儿童文学作

家依列娜·法吉恩在其长篇儿童散文《万花筒》

中，借助男孩安绍尼的日常体验和内心想象，不

仅写出了生活丰富的面貌、鲜活的质感，而且还

以翱翔于现实表象和世俗功利之上的超越性眼

光，写出了一个6岁男孩对生活的独立探索和发

现，写出了自由和梦想赋予生活的缤纷与绚烂。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依列娜·法吉恩借

“万花筒”透视生活之真，还不如说作家是透过

儿童的眼睛表达了童年的诗性之美。作品中，无

论安绍尼寻找“杰可勃的梯子”，还是探究“神奇

的钟”，抑或体验“走路上学”的滋味，都无不表

征着6岁男孩一路走来的心灵发现。它所体现的

恰恰是以自由消解生活庸常，靠梦想超越现实

局限的“非功利”、“反理性”的童年品性。

故事情节层面：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揭示了童年命运的深度

这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儿童文学是故事文学。“故事”是儿童

文学的基本面，“故事性”（叙事性）是儿童文学

的基本属性。没有“故事”，或者说少了“故事

性”，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类属，就失去了其存在

基础和现实意义。原因很简单：其一，从创作

主体看，借助于故事构织、情节营造映现童年

生活、人生世相，并由此传达写作者对宇宙、自

然、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是儿童文学自诞

生之日起就屡试不爽的文体基础、叙事模式。

其二、从接受主体看，无论幼儿、儿童、还是少

年，其诉诸儿童文学阅读的情感需求、审美期

待都离不开故事。可以说，“故事”是体察人

生、反观自我、寄寓情怀、表述想象的载体，是

现实生活的影像化、符号化。从这个意义上

说，无论编织故事，还是聆听故事，都可谓儿童

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儿童读者感性化、形象

性、新奇感的认知特点和接受心理更决定了

“故事性”是儿童文学必不可少的本体特征。

足见，讲好故事，或者说达成完满的叙事效应

可谓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关涉到

具体作品，则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品应立足于故

事情节揭示或表达出童年命运的情感肌理与内

涵深度。

比如，在美国儿童小说《小兔沙得拉》中，如

果说男孩戴维对小兔沙得拉的想象、盼望、宠

溺、照料、担忧、牵挂还仅仅是表达了孩子与小

动物之间那种声气相投、灵犀相通的普遍心理

特征、朴素情感需求的话，那么，小兔到来前，戴

维独自去野地里为小兔采摘三麻袋苜蓿，以及

小兔从谷仓消失后，他独自寻找并徒手抓住一

只黑老鼠的举动，已经写出了特定环境孕育并

激发出来的男孩身上所蕴藏的深厚情感与心理

能量，而这些恰恰是构成戴维和小兔现实命运

的基本因素。就情节故事而言，这后一层内容

显然是超越性的，是故事情节的内在肌理与清

隽骨骼。

同样，在德国儿童小说《火鞋和风鞋》中，小

迪姆与鞋匠爸爸假日游历的过程仅仅是故事的

基础性内容，它固然以新鲜、丰富的情节、细节

写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但故事最动人心魄之

处还在于穿着“火鞋”一路跋涉、一路探索的过

程中，小迪姆克服困难、战胜怯懦、承受压力后

的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超越。这是弥散、

融合在故事情节中莹莹闪烁的情感力量与精神

折光，这正是决定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优异品质

的核心元素。

文本形象层面：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标示着童年精神的高度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以不同形式呈

现着童年的历史境遇、现实生态、虚拟样貌，其

中也不同程度蕴涵着作为儿童文学审美根蒂的

童年精神，也就是人类文明寄寓在童年意象之

上的，以纯真、自由、乐观、自信、诚挚、勇毅、梦

想、超越等诗学范畴为要旨的审美精神。这一

童年精神表达不仅体现为立足儿童生存现实、

心灵境遇，深入挖掘童年生活内涵；更体现为基

于童年愿望表达和童年命运关切，塑造有时代

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典型童年形象。

比如，在儿童小说《浮桥边的汤木》中，彭学

军借助男孩汤木对死亡的恐惧和想象，写出了

属于孩子单纯、敏感、诚挚、素朴的心灵脉动。

在“不期而遇”的“灾变”面前，10岁的汤木忧惧

但不悲戚，无助却也勇敢，他以孩子的方式守护

着亲情，抵御着死亡的威胁。汤木的行动无疑

是儿童纯真天性的自然流露，简单而执著，微薄

却有力，体现了儿童心灵深处一种拙朴而纯粹

的爱的力量。

还比如，在儿童小说《宝塔》中，秦文君通过

塑造富有新时代特征的童年形象，表现了儿童

的“生活参与感”与“精神自主性”。故事里，13

岁男孩嘉庆在表弟嘉麟遭遇家庭变故、疾病缠

身之际没有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而是挺身而

出、热忱相助……作为与成人比邻而居、相融共

生的人群，孩子们以情感改变或扩容生活，用行

动影响、感染成人。这不仅是童年力量的体现，

其中更熠熠闪烁着珍贵的童年精神

语言修辞层面：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蕴涵着童年情感的力度

语言修辞是作家为达成具体、形象、新异、

丰富的文本效果而采取的各种审美手段和语言

技巧的统称。儿童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其表

情达意所运用的语言方式、语言技巧不仅体现

着写作者的审美价值观和文学素养，而且也标

示着作品反映童年生活的深度与表达童年情感

的力度。基于此，越是贴近儿童生命观、价值观

和存在感觉的语言，就越鲜活、生动、摇曳生姿，

也越能充分呈现童年情感的敏锐单纯、丰富细

腻；越是切近儿童生活现实、思维特征、心理结

构的语言，就越新奇、灵动、不拘一格，也越能够

集中表达童年情感的拙朴自然、隽永深邃。

比如，在安东尼·布朗的经典图画书《我妈

妈》中，小主人公这样介绍“我妈妈”：我妈妈像

蝴蝶一样美丽，还像沙发一样舒适。她像猫咪

一样温柔，有时候，又像犀牛一样强悍。我妈妈

真的、真的、真的很棒！ 在这里，“蝴蝶一样”从

色彩和形态褒扬妈妈的美丽；“沙发一样”从触

觉和感觉体现妈妈的体贴；“猫咪一样”从视觉

和听觉夸赞妈妈的“温柔”；“犀牛一样”则又从

形态和视觉凸显妈妈发脾气时的凶悍。末句三

个“真的”则以重复强调语式将小孩子生怕别人

不相信而急不可耐的表白情态活灵活现地勾画

出来。这就写出了一个孩子对妈妈率真而自

然、纯粹又炽热的情感。

相比较而言，原创儿童诗《我妈妈》则呈

现了另一种语言效果：我是一颗星星/妈妈

是蓝天；夜空是星星的摇篮/妈妈的胸怀是我

的摇篮。

同样是儿童表达对妈妈的爱，比起“蝴蝶一

样美丽”、“猫咪一样温柔”这样贴近儿童心理、

富有生活质感的语言，“妈妈是蓝天”、“妈妈的

胸怀是我的摇篮”显然是成人化的“代言”和“移

位”，不仅语言抽象、空泛，而且情感也显得刻

意、苍白，体现不出孩子与妈妈之间那种亲密无

间、灵犀相通的信任与依恋。尽管两篇儿童文

学作品题材内容相同，但因语言修辞方式相异，

其情感表达效果迥然有别，最终文学品质也高

下立判。

总而言之，优秀的儿童文学童年书写，不是

文体形式、题材内容、题旨蕴含、故事情节、文本

形象、语言修辞等单一性文学指标的达成，而是

上述多种文学结构、审美要素的和谐交织、完满

实现，是“整体”性的内容优异和形式“饱满”。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来

说，无论它选择什么题材内容，以何种文体形

式、语言修辞来展开童年书写、童年表达，其都

应穿越童年生活表象，抵达童年生命内层，以写

出童年超越梦想的轻逸和体察成长伤痛的深

邃，呈现童年文化的广度、延展现实人生的宽

度、揭示儿童命运的深度，最终经由童年品性的

向度，孕育出童年情感的力度、标示出童年精神

的高度。


